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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 十年以后， 夏添终于是一个
无罪的人了。

2014年1月14日， 夏母唐小琳的电话
突然响起， 是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打来
的， 说夏添的犯罪记录已被清除。

电话来得毫无征兆 ， 就像当年通知
“有罪” 的电话一样。 2003年， 一个电话
打到夏家， 唐小琳得知儿子因为抢劫罪被
判刑三年， 缓期四年执行。 但很快就搞清
楚， 这只是一次失误。 在同一个辖区， 还
住着另外一个夏添。 阴差阳错地， 一个夏
添的身份信息， 竟然出现在另一个夏添的
判决书上。

虽然觉得气愤， 但公安局和法院相关
人员迅速且诚恳的道歉， 让唐小琳以为，
这只是一桩意外闯进自己家门的奇事， 很
快将烟消云散。 儿子为此受了点惊吓， 仅
此而已。 直到2007年电话再次响起， 她才
知道， 这 “犯罪记录” 如影子般一直追随
着这个家庭， 从未离开。

阴影是在2013年再次显现的。 同样是
受一个电话的刺激 ， 唐小琳想办法去查
询， 这才发现儿子的信息出现在 “全国违
法犯罪人员信息库” 里。

“我们就是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
了。” 唐小琳说， 这一次， 虽然电话那端
的警官笃定地告诉她， 错误已经改正， 但
自己和家人似乎仍不敢确信。

“你还去抢别人？ 别人不
抢你就不错了！”

1月14日， 唐小琳上午接到电话， 下
午就有公安派来的车接他们去查询信息

库。 车还没到 ， 夏添在家里已经穿好了
鞋子 ， 站在门口等着 。 唐小琳有些颓唐
地坐在椅子上。 她说， 为了等这个结果，
她第一次体会到 “度日如年” 的滋味。

一家人的生活节奏被打乱， 是从2013
年11月15日早上8点过响起的电话铃声开
始的。 那时唐小琳刚买完菜， 骑车到一个
十字路口， 遇到红灯便停了下来。 车筐里
还放着儿子喜欢吃的三河米饺。

电话那端自称是派出所在核查人口

信息 。 这让唐小琳有些疑惑 ， 自从旧房
子拆迁， 自己搬到现在的住址还不到半
年的时间 ， 已经做过两次人口核查了 ，
为什么还要再来一次 ？ 当她提出自己的
疑问时， 电话那端换了一个人接听， 这次
是位警官。

“你儿子夏添可跟你一起住？” 警官
问。

“是啊。”
“那他最近表现可好？”
这轻描淡写的一问， 让唐小琳在路口

几乎立即失控。 “我儿子是不是还有什么
犯罪记录！” 唐小琳不管不顾地叫起来 。
她没有想到， 这个当年误闯入自家的 “犯
罪记录”， 竟能在这里常住下来， 一呆就
是十年。

2003年7月的一天， 夏家的那部白色
电话机突然响起。 电话那端的人告诉接电
话的唐小琳， 要夏添到派出所去一趟。 唐
小琳没有多想， 她也不知道， 这通电话本
应通往的， 是附近另一个夏添的家。

那时的夏添参加完高考， 刚收到合肥
通用职业技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并不是
他自己理想的学校， 不过有学校录取， 也
还不错。 小学一年级时由于股骨头缺血性
坏死， 动了手术， 夏添休学一年， 高中毕
业又复读一年， 这让他比同龄人晚两年考
入大学。

而同辖区的另一个夏添， 此时已经是
合肥学院大二的学生了。 4月的一个晚上，
大学生夏添和两个同伴一起， 抢了路人一
部迪比特6566型彩屏手机 ， 5分钟左右 ，
就被警察抓获。 他说， 这是为了给学校排
演的话剧筹钱。

经过检察院的起诉和法庭审理， 他被
判刑三年， 缓期四年执行。 由于是缓刑，
判决书被下达至派出所， 由派出所对 “夏
添” 进行管控。

“你就是夏添？” 夏添记得， 当时他
来到宁国路派出所， 接待的警官有些疑惑
地问。

然后 ， 一头雾水的夏添看到了判决
书， 那上面写有自己的名字和家庭住址，
也有另一个夏添的犯罪经过。 具体内容他
已经不记得 ， 因为当时有点蒙住了 。 甚
至， 在派出所， 夏添都没有对判决书提出
反对意见， 只是说： “那我回家先跟我爸
妈说。”

实际上， 如果不是看到儿子回家后煞
白的脸色， 唐小琳在听到夏添说自己因为
抢劫罪被判刑时， 都以为是在开玩笑。 在
她的记忆里， 夏添性格内向， 不大和外人
打交道。 虽然小时候爷爷送他上幼儿园的
时候还 “能说会道”， 但到了高中以后就
渐渐有些沉默寡言了。 股骨头的疾病经过
手术已经不太看得出来， 但他依然无法奔
跑， 而且一到阴天下雨就疼。 一张残疾证
将陪伴他终生。 那时身高还不足1.5米的
他， 因为长期服药的关系， 身材也开始越
来越胖。

“你还去抢别人？ 别人不抢你就不错
了！” 当天， 一家三口再次来到派出所问
明情况时， 警官对此也觉得诧异。 而在法
院， 庭审的法官一眼就认出来， 眼前这个
矮矮胖胖、 头发有些自来卷的男孩并不是
当时站在审判席上的那个人。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 办案民警按照
犯罪嫌疑人夏添交待的家庭住址到管辖

的宁国路派出所调取户籍证明 ， 当时
（嫌疑人） 夏添因上学已将户籍迁出， 民
警将宁国路所与嫌疑人夏添同名且同年

的居民夏添的户籍证明调取 ， 当时的户
籍证明无照片 ， 嫌疑人夏添在后期材料
中对调取的身份信息也未提出异议 ， 民
警便将户籍信息附卷起诉。” 在合肥市公
安局蜀山分局最近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的

说明材料中， 一段只有一条微博长短的
文字， 就把这个看起来显而易见地错误讲
了个清楚。

所以， 十年之后， 当唐小琳在路口接
到派出所电话时， 怎么也想不明白， 这个
可以如此轻松说清楚的错误， 为何至今还
没有甩掉。 这个身材瘦弱、 平时胆子很小
的女人再也顾不上颜面， 站在街上冲着电
话那端大喊大叫。

“哦， 那我今天还有事情， 你明天来
派出所一趟吧。” 电话那端的警官简单地
回复。

“是不是儿子顶了别人的罪？” 从接
到电话开始， 这样的怀疑时不时就在唐小
琳脑海中出现。

“就像两条平行线 ， 应
该永远没有交集的”

时间退回到2003年， 在唐小琳那里，
这样的怀疑还没有出现。

莫名其妙闯进生活的罪名让这家人感

到愤怒， 夏添的父亲请来了单位的法律顾
问， 唐小琳也把这个乌龙案告诉了当地电
视台， 让记者来采访。 但当天晚上， 蜀山
分局的人就找到了夏家， 进行赔礼道歉。
为了让沟通顺畅， 公安局的人还专门找了
一个与夏父相识的人做中间人。

道歉的现场， 除了分局局长和中间人
以外， 还有两个年轻人。 唐小琳不记得他
们长什么样子， 只记得局长说， 这都是新
来的年轻人， 办事没有经验， 难免出错，
希望谅解。

唐小琳的心一下子软了。
在2013年接到那通电话以后， 唐小琳

有些后悔———如果当时态度强硬一点， 或
许不会有之后的枝节。

其实， 在当时， 她几乎没有强硬的机
会。 承诺的三天改正期限还没到， 公安分
局和法院的人就和夏添的父亲一起， 拿着
材料来到宁国路派出所， 对这里的文件做
了修改。 而据蜀山区法院副院长朱加强介
绍， 法院也从宁国路派出所撤回了判决
书， 重新送达合肥学院所在的稻香村派出
所。

看起来， 休止符就此画上。 虽然在家

等着开学的夏添， 还是时不时会担心， 万
一这个错误影响了自己的入学怎么办。 9
月开学， 一切正常， 这个事情也就渐渐地
从这个三口之家淡出。 夏添还会偶尔和学
校里很好的哥们儿说起， 自己曾经有过一
次如此奇怪的经历。

另一个夏添的生活也在逐步恢复正

常。 父母的失望和对他改过自新的期待，
让他感到压力。 不过合肥学院并没有开除
他， 只是让他回家反思一年。 如今面对媒
体时， 他强调， 判决书上的错误， 没有影
响服刑， 那几年自己都会定期写材料， 汇
报近况。

得知错误的判决书让同名人背了黑

锅， 犯了罪的夏添的父亲辗转找到另一个
夏添的父亲， 希望对打扰他们的生活当面
道歉。 这被唐小琳拒绝了。 她觉得， 这件
事情已经就此结束， 两家人没有任何必要
打交道。

“就像两条平行线， 应该永远没有交
集的。” 唐小琳说。

唐小琳的父亲生前是一个律师， 却不
仅没有让这个家庭走上与法律有关的道

路， 还留下 “胆如鼠， 远诉讼” 的遗训。
唐小琳理解， 这是让自己尽量少惹是非。
而实际上， 父亲黄埔军校毕业生的身份，
也让整个家庭在 “文革” 中受难不少， 并
逐渐养成了遇事 “靠边走” 的习惯。

这样的习惯也传给了夏添 。 直到现
在， 他连走路都喜欢靠右， 不会逆行。 因
为公交车上扒手很多， 他上车都两只手扶
着把手， 避免碰着别人时惹上嫌疑。

而犯罪的夏添回到学校后， 痛感自己
不懂法， 所以从国际贸易转而学习法律。

“如果公安局的人没有
经过系统的法律学习， 可能犯
错， 那法院为什么不能仔细审
核信息？”

然而在这个总是谨小慎微的家庭 ，
“不速之客” 只是潜伏起来 ， 并未离开 。
它随着2007年的一个电话再次显形。

那本是一个喜庆的年份。 从合肥通用
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夏添， 终于找到了第
一份工作， 在一家通讯公司录入单据。 北

京奥运会将在次年召开， 全国上下都在为
此做准备。 但夏家的白色电话机突然又响
了， 唐小琳这才知道， 稀里糊涂地， 夏添
也进入为奥运 “准备” 的行列———因为曾

经的 “犯罪信息”， 他成了派出所的重点
监控人员。

放下电话， 唐小琳直奔派出所。 那里
的人告诉她 ， 这份监控名单是从法院来
的。 而从法院， 她却只得到一个并不明确
的解释： “这可能是卷宗里的东西没有改
彻底。”

这让唐小琳想不明白， 既然当年已经
发现错误， 为什么不能改彻底？ 她认为，
既然当年自己的丈夫亲眼看见派出所的文

件被改正， 那这些遗留在法院卷宗里的痕
迹就是让错误卷土重来的唯一原因。

如今当中国青年报记者带着唐小琳当

年的疑惑， 来到蜀山区法院时， 副院长朱

加强说， 法院的判决书没有上网， 因此，
当年发现错误并从宁国路派出所撤回判决

书以后， “法院的工作就完成了”。
“也就是说， 没有必要修改判决书？”

记者问。
“对。” 朱加强回答。
“如果2003年法院对卷宗里的判决书

做了修改 ， 是否可能避免后续的错误出
现？” 记者又问。

朱加强表示， 这两者并没有直接的关
系。

至于2007年的监控名单来自哪里， 他
的解释是 “法院并没有给公安送过名
单”， “可能是政法委要求公安机关出具
名单 ， 公安机关根据法院的判决书制成
的”。 而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则告诉记
者， 是 “其他相关部门下发了一批前科
人员名单， 其中仍有未更改的夏添错误
判决信息”。

无论如何， 在2007年， 让法院彻底改
正错误是唐小琳唯一的要求。

“如果公安局的人没有经过系统的法
律学习， 可能犯错， 那法院为什么不能仔
细审核信息？” 唐小琳说， 从这时， 她开
始怀疑这里边会不会有 “猫儿腻”。 为此，
她还给当地纪委的网站写了一封信。

对此 ， 朱加强解释 ， 在当年的案件
中， 庭前审查阶段， 犯罪嫌疑人并没有对
身份信息提出异议， 而公安机关提供的又
是具有效力的户籍信息， 因此成了判决书
生成的主要依据。

事实上， 2003年时， 站在法庭上的夏
添已经意识到错误 ， 并且提了出来 。 但
是， 朱加强告诉记者， 在审判过程中， 法
官处于 “居中裁决” 的角色， 只以事实为
依据， 而不偏信任何一方的意见。 由于夏
添提出异议是在抗辩阶段， 而且没有提供
身份证明， 所以法庭并未采信， 只在判决
书上留下一行 “被告人夏添辩称， 起诉书
指控其出生日期有误， 应为1983年10月3
日” 的记录。

对此 ， 没学过法律的唐小琳想不明
白， 当事人都提出异议， 为什么还是改变
不了现实。

“你们对我儿子一直监控， 是不是让
另一个夏添就失去监控？” 唐小琳也曾当

面向法官提出质疑。
当事法官向她保证， 另一个夏添并没

有 “失去监控”。 这时的他， 已经从合肥
学院毕业， 在连续考了两年之后， 在这一
年考取了 “一所国内顶级高校的法学院研
究生”， 并 “在这所百年名校里取得了一
等奖学金”。

从法官那里听到另一个夏添的消息

后 ， 唐小琳记得自己第一反应是高兴 ，
“浪子回头了啊”。 她还暗自庆幸2003年的
时候没有揪着那次错误不放， 要是万一把
事情弄大， “那个孩子就完了”。

让唐小琳看到希望的是， 在接下来的
半个月， 当事法官几乎天天来自己的单位
赔礼道歉， “像上班一样”。 唐小琳这次
又差一点心软， 但最终还是忍住了。 虽然
法官说口头道歉， 承诺一定会改， 但唐小
琳还是坚持要求， 一定要出具书面材料。

最终， 她得到了一个盖着蜀山区人民法院
公章的 “说明并予郑重道歉”， 以及一份
具有法律效力的 “改正裁定书”。

“那个法官人也怪好的。” 唐小琳说。
虽然和法官说着说着就吵起来， 但临走的
时候， 法官会交待她的同事： “唐大姐最
近心情不好， 你们要担待一下。”

最后， 除了正式的书面材料， 法官还
以自己的名义手写了一封道歉信， 其中写
到： “希望和夏添成为朋友， 互相帮助。”

到现在， 唐小琳都觉得， 法官的道歉
信非常诚恳。 但在当年， 这依然没有让她
放心。 为了 “杜绝后患”， 她还让管辖派
出所也出具了一张打印在白纸上的证明，
证明儿子夏添 “一贯表现良好， 无犯罪记
录”。

尽管没有人要求， 唐小琳还是偷偷撤
下了给纪委写的信， “我们合肥有句话，
叫光棍只打九十九， 不加一。 人家改了就
好， 何必把人拉下水呢。”

“我的眼前好像有雾霾，
前方看不清楚”

白纸黑字、 盖着鲜红印章的文件， 也
未能阻止2013年11月15日那噩梦般的电话
再次响起。

挂掉电话， 剩下的一段路， 唐小琳是
推着自行车回家的。 她感觉自己跨不上车
子了 ， 身上的血 “一股股往脑子里涌 ”，
把脸都烧红了。

“幸亏没有高血压， 要不肯定脑溢血
了。” 事后， 她自嘲地笑了笑说。

回到家， 唐小琳把菜往地上一扔， 顾
不上跟儿子打招呼， 就开始找当年的说明
和改正裁定书， 以及派出所出具的证明。

她庆幸自己坚持要了这些文件。 “万
一没这些文件， 还能找谁说得清楚？ 如果
当时的办案人员也都不在了， 谁还能证明
我儿子没罪？” 到现在， 唐小琳甚至后怕
多于愤怒。

看到一回家就翻箱倒柜的母亲， 夏添
意识到出了问题。 当听到自己的案底依然
没有清除时， 他感到害怕。 爱吃的三河米
饺放在桌上 ， 等着吃早饭的他却没了胃
口。

对于夏添来说， 在他30多年的人生中
留下明显印迹的是多发的疾病———小学

时因股骨头坏死做手术 ； 刚工作不久又
被诊断出脑瘤 ， 动了手术 ， 如今每天都
要吃药； 1.5米的身高， 让他常见到别人
的窃窃私语 。 然而十年来 ， 让他更加耿
耿于怀的， 却是这个如影子般摆脱不掉
的案底。

“对于疾病， 我还相信有一天科技发
达了总能治愈， 但是要改掉这个案底， 我
真的不知道该找谁了。” 双手支着头， 夏
添说道。 他有时候会想， 这个案底会不会
跟着自己一辈子。

甚至 ， 看到有人被警察错抓的新闻
后， 他也会暗自心惊： 自己说不定哪天就
会遇到！

母亲安慰他， 可以把法院的说明随身
带着， 如果有人盘问就拿出来。 但这还是
没能打消他的疑虑———从2007年到现在，
他从来没有出过安徽省。

“万一在外省被公安局叫去配合调查
了， 就没有那么容易讲清楚了。” 他也知
道自己有些担忧过度， 但就是忍不住这样
想。

有时候， 夏添还会偷偷想， 怎么如此
倒霉， 偏偏有人和自己重名。 “要是当时
取个三个字的名字就好了。” 他苦笑道。

对于唐小琳来说， 儿子的名字别有深
意。 她还记得， 儿子出生的日子在盛夏，
是一个大热天 。 所以她在 “夏天 ” 的
“天” 字加了一个三点水， 希望能够降降
温 ， 让他少受点热 ， 而家里添了一个小
子， 所以又在 “天” 下面加了一个 “小”
字和一个点。

但到现在， 她自己也开始迁怒于这个
名字了。 有人曾跟她说， 这个与 “天” 谐
音的名字 “太高”， “命低” 的人配不上。

“说不定， 要是当时听人家的， 把名
字改了就好了。” 唐小琳心疼被疾病和乌
龙案底交替折磨的儿子。

证明儿子清白的那几份文件， 唐小琳
一直保存得很好。 虽然自称不善保管， 还
因为老丢东西而被朋友称为 “落蛋鸡 ”，

但几张薄薄的纸在她家的位置一直没变。
连装文件的信封， 用的都是当年法院给的
那个， 唐小琳还在信封上大大地写下了儿
子的名字。

按照与警官的约定， 第二天， 唐小琳
去了派出所和法院。

接待她的人已经换了一茬。 依靠她手
里的文件， 人们还是很快意识到这是个错
误。 但是等到调查结果出来， 唐小琳甚至
更失望了。 这次的错误信息 ， 来自看守
所———一个从来没有打过交道的新机构。

这份来自看守所的材料， 提供了唐小
琳儿子夏添的照片、 身份证号以及家庭住
址， 却同时填了一个不属于他的身高和足
长。

派出所的文件已经在 2003年改正 ，
2007年法院判决书上的错误痕迹也被一纸
文件擦除干净， 从来没有去过的看守所，
为什么又会出现儿子的信息？ 唐小琳糊涂
了。

对此 ， 公安机关解释 ， 虽然错误信
息在2003年做了修改 ， 但当时处于 “信
息化刚起步 ” ， 各个部门都在建系统 ，
“各个系统之间是孤立的”。 这一次的错
误 ， 是 “2007年后公安信息系统联网整
合时其中一个信息系统将错误信息导入

造成”。
“由于权限有限 ， 我们并不知道这

些数据被哪些系统拿过去了 。 ” 在接受
电视采访时， 蜀山分局的王德军副局长
说。

这让唐小琳更加迷茫。 她一边四方奔
走希望再一次改正错误， 一边开始认真地
考虑， 如果自己有生之年还不能把这个问
题彻底解决， 本就胆小谨慎的儿子， 将来
怎么办。

“我的眼前好像有雾霾， 前方看不清
楚。” 她无奈地说。

“如果不搞清楚 ， 谁能
保证错误以后不再出现？”

再一次地， 公安机关接待她的人承诺
会改正错误信息 。 但这一次 ， 唐小琳发
现 ， 十年的时间里 ， 错误不止是一再出
现， 还意外地稳固了自己的地位———由于

权限问题， 修改网上的错误信息并不是由
公安分局就能解决的 ， 而是需要逐级报
告。

唐小琳盘算着， 虽然步骤繁琐， 但对
于这个事实简单的错误， 当天写报告， 晚
上总是能打出来的。 然后第二天不就交到
市里了么 ？ 市公安局如果确认是事实的
话， 不就马上交到省厅了么……她估计，
一个星期之内， 总能等到结果。

从11月16日， 等到12月12日， 她得到
的答复却是： “报告已经在市局了。”

“现在不改不是我不想改， 如果一直
不改， 责任不还是我来负么？” 当唐小琳
质问为何如此迟缓时， 公安的一位办案人
员如此告诉她。 她觉得， 当时对方语气也
“挺真诚的”。

但是现在， 对于唐小琳来说， 改正以
前的错误， 已经不是唯一的要求。

简单的错误十年未改， 积累在唐小琳
心头的疑惑也越来越多。 虽然一再有人跟
她讲另一个夏添也在服刑， 她还是想不明
白， 如果这样， 为什么公安机关不能直接
监控服刑的夏添？ 而且当她在 “全国违法
犯罪人员信息库 ” 看到自己儿子的信息
时， 却意外地发现另一个夏添出现在 “合
肥市人口信息管理系统 ” 里， 职业是律
师。 为什么自己的儿子留有案底， 而真正
犯案的人却可以做律师？

她开始四处写信， 要求对错误的十年
“有个交待”， 希望能有人说清楚， 到底为
什么一直没有改正过来。

或许是因为 “远诉讼 ” 的家训 ， 唐
小琳对公安司法系统并不十分了解 。 目
前为止和公安机关打交道只因为两件事：
补办身份证和改儿子的 “犯罪记录”。 但
为了写信 ， 她还是迅速熟悉了其中的流
程———先把信交给区公安分局和区法院，
见不奏效就给区政法委写信， 然后再尝试
市局和市政法委， 甚至给省公安厅也写了
一封。

“其实我并没有那么高尚， 要追求司
法公正之类的。 只是如果不搞清楚， 谁能
保证错误以后不再出现？” 唐小琳告诉记
者。

不过， 谨慎的性格让她在申诉之前希
望能确认 ， 那个夏添是否真的是律师 ，
“要不就是诬告了”。

她决定见见那个夏添。

“去趟外省，住个宾馆，试
验一下，看到底有没有事”

两个夏添的家相距不远， 一条南北向
的马路把它们连接起来。

这条十多分钟就能走完的南北路上，
有着那个莫名被安上罪名的夏添的小学，
小时候他每天从家里走路上下学 。 再往
前 ， 还有他喜欢吃的小吃摊 ， 有他经常
光顾的理发店。 走到路的尽头， 拐个弯，
一栋居民楼下有个卖卤肉的小摊 ， 他曾
经来买过卤鸭 。 楼上， 就是另一个夏添
的家。

前一个夏添， 脑瘤刚得到控制， 就得
知丢了那份在通讯公司的工作。 他不敢说
这是因为没能消除的案底的影响， 但心里
总是默默这么想。

另一个夏添， 从那所名校毕业以后，
先在北京的保险公司工作 ， 然后回到合
肥， 进入一家律师事务所。

在这家律所， 唐小琳第一次见到和自
己儿子同名的那个夏添。

“我的儿子也叫夏添， 你还记得2003
年的事情么？” 在事务所的一间会议室里，
她开门见山地问。

她记得， 当时那个夏添 “头一下子就
低下去了”， 问她是不是可以到单位外面
说。

在办公室楼下的咖啡馆， 夏添泪流满
面地向唐小琳道歉。 他说， 尽管十年的错
误并不是他的责任， 但如果没有当时的抢
劫， 就不会有后来的曲折。

“那是事情的原点。” 夏添说。
看起来， 十年的时间， 他确实离那个

痛苦的原点越来越远。 在律所， 没有人知
道他曾经因抢劫上过法庭。 过去的事， 他
既没有告诉自己的妻子， 也没有写进求职
简历。 但他自己清楚， 这段经历让学法律
的他无法申领律师资格证， 在事务所两年
时间却依然是一个实习生。

与唐小琳见面当天， 他就向事务所辞
职。 他说， 在这里实习， 是为了将来能到
公司做法律顾问。 唐小琳的到访， 让他担
心自己的过去会不会被别人知道， 从而影
响到律所的声誉。

实际上， 这件事情果然很快就引起关
注。 由于改正的结果迟迟未出， 唐小琳想
着 ， 借助媒体的力量 ， 或许事情能有转
机 。 报纸 、 电台 、 电视台 ， 几路人马赶
到。 2014年1月14日， 她终于等到了改正
的电话。 而另一个夏添对记者说， 本已渐
远如今却被反复提及的当年的犯罪事实，
把他 “逼得没有生存空间”。

唐小琳则告诉记者， 她觉得自己越来
越不像原来的自己了。 这个本来相信 “人
要善良”、 总是愿意相信别人的女人， 开
始变得不那么容易相信。

“我们不要在他们指定的地方查， 要
自己随便找一个派出所查 。” 1月14日下
午， 准备出发前， 一家三口议论着， “而
且必须提要求， 以后要一年一查。”

他们的要求没被同意。 警车带着他们
直接来到蜀山分局， 在信息科的电脑上，
他们看到了夏添的信息终于从 “全国违法
犯罪人员信息库” 中被抹掉， 替代出现在
这里的， 是另一个夏添的信息。

然而让唐小琳念念不忘的是， 另一个
夏添的信息上并没有照片。

陪同警官告诉他们， 这是因为从后台
的修改到前台的显示， 需要一定时间。 可
唐小琳忍不住担心： “会不会以后我儿子
的照片再出现在这里？”

不过， 对于夏添来说， 这次亲眼看着
错误被改正， 总是让他放心不少。 “过完
年我准备随便找个外省的城市， 住个正规
宾馆， 试验一下， 看到底有没有事。” 他
有些憧憬地说。

少年夏添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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